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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松剧团在天津首演《雷雨》
文图/王琪琪

90年前勇闯禁区开新篇 谁承想主演竟是“非职业”

孤松邂逅《雷雨》
20世纪30年代，天津话剧

进入了繁荣时期。社会业余
剧团和学生剧团数量不断增
加，职业剧团也开始出现。据
不完全统计，春草剧社、孤松
剧团、鹦鹉剧团、青玲艺话团、
天津职业剧团等进步剧团都
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他们
演出了许多经典剧目，引发了
强烈的社会反响。

其中，孤松剧团是由市立
师范戏剧研究会演变而来，其
间数次更名，最后因市立师范
校友会地址设在北平香山一棵
松，正式定名为孤松。创立伊
始，团员约有10人，均为市立
师范的教职员工、在读学生或
校友。他们怀揣着对戏剧的热
爱聚集在一起，利用工作学习
之余的时间认真研读剧本、辛
苦排练剧目，希望能为天津观
众贡献出连台好戏，为天津的
戏剧界增添几分生机与活力。

孤松剧团成员虽然不多，
但他们从不缺热情，而且个个
都有苦干的劲头。自成立以
来，相继排演了《一对近视眼》
《压迫》《一封粉红色的信》等剧
目，在市师礼堂、青年会礼堂等
地公演，稳扎稳打，踏踏实实，
既在能力上得到了锻炼，也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1934
年演出的《母归》尤为成功。据
《大公报》刊载的《孤松公演记》
一文记载，在演出完成后，“观
众眼边挂着泪珠，迈了沉重的
脚步，慢慢地往外走。老年人
轻轻地叹息，少年人不说一句
话”。从这生动的描述中我们
就能看出，这场演出是多么动
人心弦。

1934年，孤松剧团在天津
已小有名气。但是他们并没
有故步自封，而是沉淀下来认

真分析剧团的不足之处，为日
后更好地演出做准备。他们
深知剧本内容与演出效果的
重要关联，为此专门成立了剧
本审查会。也是在这一年的7
月，曹禺《雷雨》剧本发表于巴
金、靳以所编的《文学季刊》第
1卷第3期，如一声惊雷，震撼
了戏剧界。

孤松剧团向来关注戏剧方
面的新鲜事，自然不会错过《雷
雨》。1934年，有人在聚会上拿
来一册《文学季刊》，兴奋地向
同伴推荐这个精彩的故事。从
这一天起，剧团所有人都开始
为它着迷。他们在聚会时、聊
天中，不自觉地提起《雷雨》，想
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它呈现在
舞台上，又担心以孤松的实力
难以驾驭这部名剧。虽想放
弃，但《雷雨》这两个字却已深
深印在他们的脑海里，令他们
欲罢不能。

反复斟酌，再三探讨，孤松
剧团还是鼓足勇气，决定将《雷
雨》作为公演剧目。回忆起之
前的挣扎，团长董心铭在公演
之前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它是
一个有着社会教育功能的剧
本，它阐发着感化教育的意义，
所以我们乐于牺牲精力，来完
成这个含有伟大价值的稿本。”

1934年10月1日，孤松剧团
正式通过《大公报》向外透露选
定《雷雨》公演的消息。彼时，距
离《雷雨》剧本发表仅仅三个月。

演出困难重重
《雷雨》剧本发表后，广受

好评，但它被搬上舞台的过程
却十分坎坷，这与其剧本内容
密切相关。1935年，中国旅行
剧团征得曹禺同意，计划在北
平公演《雷雨》。然而，消息传出
后，北平当局却以“宣传乱伦”不
准公演。“中旅”再三请求，均被
驳回，不得不暂时放弃。
“中旅”屡次受挫，孤松剧

团是否知情，我们无从得知。
选定《雷雨》作为公演剧目后，
孤松剧团旋即开始紧锣密鼓地
推进各项工作。他们通过种种
关系联系到曹禺整理剧本，又
邀请了南开中学四大导演之一

的吕仰平担任导演一职，甚至
还为剧团成员都安排了合适的
角色。但因为天气、时间、人员
等主客观原因，从1934年底到
1935年春假之后，再到1935年
夏天，公演时间一再推迟。

1935年暑假，《雷雨》的演
出已是迫在眉睫。这群教育界
的同仁也终于有时间聚在一
起，再次重启排演。然而，困难
接踵而至。天公不作美，连日
屋外阴雨绵绵，屋内酷热难耐，
对演职员状态和排练进度造成
了很大的影响。原定饰演四凤
一角的樱子女士病体未愈，需
在北平修养三周，是继续等待
还是更换演员，必须作出抉
择。剧团原本多是演出独幕
剧，面对这样一台即使删去序
幕、尾声，依然“有着雷雨般激
烈的情感”的四幕大戏，仅仅十
余人的团队，如何兼顾表演与
剧务工作，更是一个极大的挑
战。所有这些问题，如巨石般
压在孤松剧团的肩头，让他们
几乎喘不过气来。
“戏剧是含有重大的教育

力量的”，这是孤松剧团全体
成员共同的信仰。这个信仰
支撑着他们战胜了公演路上
的重重困难，在荆棘载途之上
高歌前行。他们克服了暑热
与阴雨的困扰，戏称每人每天
所必需的一把扇子、一柄伞为
“ 黄 梅 天 气 下 最 时 尚 的 点
缀”。当机立断调整了演员安
排，大胆换用佗菩女士演绎四
凤，即使需要重新磨合也在所
不惜。竭诚邀请曹禺来到排
练现场，为演员讲戏作指导，
既丰富了演员对剧本内容的
理解，也让他们在表演能力上
有所精进。他们发扬苦干实
干的风格，每一位团员都身兼
多职，在人手捉襟见肘的情况
下竭尽所能保障演出。实在
无法克服的，他们只能积极向
外寻求帮助。时任市立师范
校长的时子周就给他们提供
了场地、伙食、布景等方面的
支持，图画教师苏吉亨也在他
们的郑重请托之下承担了化
妆师一职。

那时报纸的相关报道中，

有个趣味盎然的小细节。《雷
雨》的演职员表乍一看去，足
有几十人，显得规模极大。实
际上绝大部分成员却是既做
幕后工作，又化名做演员。例
如，孙坚白既承担布景、道具、
效果方面的工作，又化名陈迹
饰演剧中重要人物鲁贵一
角。饰演他妻子鲁侍萍的李
琳，是同时承担提示工作的华
静珊。周朴园、周繁漪、周萍、
周冲、鲁大海等角色的演员也
都化名负责后台、灯光、宣传
等工作。从这里我们就能看
出孤松剧团的全力以赴。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
《雷雨》没有失约。

《雷雨》倾泻而下
1935年8月，天津报媒开始

频繁刊载文章，为即将公演的
《雷雨》造势。这些文章对孤松
剧团和《雷雨》多有褒奖之意，夸
奖孤松剧团“虽然公演的次数
不很多，可是每次的成绩都是
出乎意料的”，盛赞《雷雨》“穿插
紧凑、立意伟大，为近年来文坛
的杰作”，强调它“曾在东京上
演，博得日本文艺界话剧界的
极大注意”，吊足了读者的胃口，
也营造了浓厚的赞美氛围。

8月17日、18日，在一众人
等的殷切期盼下，《雷雨》如期
公演。这次演出时长足有六七
个钟头，票价分为两档，甲种五
角，乙种三角，较孤松剧团以前
公演剧目高出近一倍的价格，
但依然反响热烈，一时成为天
津戏剧界热议的焦点。

公演当天，《益世报》（天
津）《庸报》等都开辟专号、专
栏，刊载《导演的话》《关于化妆

的几句话》等演职员文章，配以
剧情介绍、精彩剧照及演职员
表等，帮助读者了解演出背景
及情况，吸引他们走入剧场。
之后的整个8月，这场演出在
天津掀起的浪潮都未消退。剧
坛诸公纷纷挥动如椽之笔，从
演出准备、演出效果、演出意义
等方面锐评《雷雨》。

总而言之，对此次公演的
评价以肯定为主。孙坚白（化
名陈迹）饰演的鲁贵博得了观
众和专业人士的广泛认可。
有人评价他把剧中人的性格
看得非常透彻，表演出来恰合
身份，在服装、语调、驼背、表
情以及走路的碎步式，有着惟
妙惟肖的模仿。饰演侍萍的
华静珊（李琳）也收获了不少
好评，认为“她能把握了侍萍
的灵魂，把侍萍种种悲哀、种
种意欲都做得很好”。临时上
阵的佗菩也得到表扬，有人称
她在第三幕中差不多成为活
动的中心，她的颓丧、烦躁以
及呐喊与挣扎，都非常深刻动
人。制造的雷声、闪电、雨丝
等据说也非常逼真，署名霞漪
的评论特别提到：第二天演出
时，台下有些老太太以为真下
雨了，后悔没有带伞来。

当然，《雷雨》的演出也并
非完美，在表情、舞台装饰、服
务等方面均存在缺憾，如台幕
拉放不灵、布景时间过长、台下
有观众大声说话扰乱演出等。
对此，剧评人往往是比较宽容
的，认为孤松剧团以全副的力
量，来尝试这繁重的剧本，这种
精神是值得特别推崇的，希望
他们在下次公演中能够对这些
小瑕疵加以修正和克服。

孤松剧团的这场演出不仅
在天津产生了轰动效应，对中
国话剧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有研究者称其为“《雷
雨》在国内较正式的首演”。同
时，数度受挫的中国旅行剧团
也由此得到信心，认为在文化
气氛相对宽松的天津，公演《雷
雨》是有可能的。他们旋即赶
排《雷雨》，同年10月12日在
新新戏院首演，几乎场场爆
满，好评如潮。

回首90年前天津剧坛的
这桩往事，缅怀艺苑先贤的探
索之路，雷声依然震撼，雨水依
旧绵长。

天津被誉为“中国现

代话剧的摇篮”，也是戏

剧大师李叔同、张彭春、

曹禺的故乡。曹禺名作

《雷雨》第一次由职业剧

团演出，是在 1935年 10

月，由中国旅行剧团在天

津新新影戏院呈现。但

是，这并非《雷雨》在天津

的第一次上演。1935年8

月，在曹禺的指导下，一

个名为孤松剧团的业余

剧团率先在天津市立师

范学校礼堂推出了这一

名剧，与同年度南开新剧

团演绎的《财狂》一起被

誉为“1935年天津剧坛的

两朵奇葩”，为天津的演

艺文化绘就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孤松剧团团友合影 《雷雨》第三幕剧照

1935年8月17日，《庸报》刊载《导演的话》一文。


